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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客松警卫员
□ 日月 合肥

1986年9月30日，我刚调到武警安徽总队

政治部不久，机关要派一个由司政后组成的联

合工作组赴武警黄山大队督导和检查节日期间

警卫执勤任务。我作为政治部的代表一早就和

工作组其他2名同志一起乘坐一辆“北京牌”吉

普车出发了。

合肥至黄山直线距离仅有 320 多公里，现

在车程约3个多小时，可30多年前交通没有那

么便捷，我们乘车要绕道芜湖，经南陵、泾县、

旌德、绩溪、太平，方能到达。我们一路颠簸 7

个多小时，到了傍晚才到达武警黄山大队。大

队位于黄山风景区汤口镇温泉西侧的一幢上世

纪五十年代建造的红砖瓦两层楼。一楼驻着一

个中队，还有一个中队驻守在人字瀑南侧的半

山腰上，另外还有一个中队驻在山外，其大队主

要担负着黄山警卫执勤任务，平均每年至少担

负二级以上警卫执勤任务达六七十余次。同

时，每年旅游旺季时还要在山上山下担负巡逻

执勤。我们此行来黄山，就是要检查国庆期间

执勤工作落实情况。

第二天一早，按照工作组人员分工，我上山

到各个执勤点检查执勤情况。一路上，我还不

时地询问着官兵常年在山上执勤情况，陪同的

干部如数家珍地给我讲述着他们常年在黄山执

勤的酸甜苦辣，讲的更多的是他们如何完成外

国元首警卫任务、如何在险峻景点保护游客安

全……

不知不觉爬了 2 个小时的山崖路，精疲力

竭地来到了玉屏楼前，只见这人山人海，十分

拥挤。我们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可以歇歇脚的

地方，坐下喝口水，陪同的干部就用对讲机喊

来在此执勤的 3 名武警战士。3 名战士一听说

我是来检查他们执勤情况，开始显得有些紧

张。也许我是因为从事新闻工作，比较有亲和

力；也许是因为他们常年在山上执勤，和什么

样的人都打过交道，见多识广。没聊一会，他

们就没有那么胆怯了，他们开始一五一十地给

我介绍起一上午的执勤情况，介绍完后，他们

还告诉我说，他们都是迎客松的“警卫员”。我

一听，心里不禁有些疑惑。心想：怎么一棵树，

还会有警卫员？他们似乎从我的表情，猜出我

是半信半疑，便十分认真地说：“这可都是真

的。”陪同的干部也在一旁插话道：“是的，迎

客松是国宝。配有警卫员，而且还是经国务院

特批的。”随后，他们把我领到文殊洞前，指着

洞顶上一棵寿逾千年、风姿健美的古松，破石

矗立，枝干苍劲，松高 10 米，干围 2.05 米，冠幅

东西 10.7 米，南北 13.65 米。四季翠叶如盖，

刚毅挺拔，巨枝伸展，舒臂迎客，彬彬有礼。他

们告诉我，这棵古松，就是驰名中外的中国瑰

宝“迎客松”。为保卫“国宝”安全，武警黄山

大队的官兵曾三次冒死相救。

陪同的干部还绘声绘色地给我介绍起

1985 年 1 月 9 日那场罕见的特大雪灾之中，他

们是如何抢救迎客松的。

那天傍晚，整个山谷、悬崖不时传出阵阵的

枝桠断裂声……山上山下唯一能联系的一根被

冰雪压得直颤抖的电话线，突然从山上那端向

山下发出了呼救：“迎客松被厚雪压顶，濒临枝

断树倒之灾，千年古松危在旦夕！”抢救迎客

松，保护国宝！黄山风景区管理局立即召集各

路人马，制定出缜密的营救方案。第一路抢险

队，由园林技术人员紧急出动了。第二路人马，

是 由

武警、木

工组成的抢

险 队 ，也 迅 即

开拔。从大队驻

地汤口到迎客松，要

经过温泉、慈光阁、立

马桥、打鼓洞、半山寺、

金鸡叫天门、天门坎、卧龙

涧、小心坡、渡仙桥、一线天、

蓬莱三岛、文殊洞……虽有 15

公里长、1.6 米宽的登山游览步

道，但小道两旁全是悬崖峭壁，被

冰雪覆盖得严严实实，分不清哪是

路，哪里有沟。官兵依据长年累月

执勤任务的经验，凭着感觉，用竹杖、

木棍试探着路，双脚不停地往前移动

着、移动着……

到了小心坡，道窄坡陡，台阶如冰

凌，简直就像一个冰滑楼梯，但官兵们冲

在前用粗粗的麻绳，一端系在岩石上，一

端系在腰际间，慢慢地荡过去，到了一线

天，官兵们傻眼了，眼前的一线天已被大雪

牢牢封住，绕道，全是危岩峭壁，没有路可

走。战士们恨不得马上生出翅膀能飞过一

线天。

时间，对迎客松来说就意味着生命。

这，傲雪凌霜千年古松能否挺得住这罕见雪

灾，官兵们心中一点儿也没数。这分分秒秒，

对官兵，对迎客松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呀！

在官兵心中，迎客松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友谊的象征。周恩来

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最珍爱这棵古

松。周总理生前也最喜爱在人民大会堂挂的

迎客松巨幅铁画前与外国元首合影留念。这

是国家的“瑰宝”，作为黄山卫士，一定要用生

命去捍卫它……

这是官兵共同的，也是唯一的心愿。急

中生智。其实这并非是智，而是官兵们的一

腔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他们开始用自己

的双手和血肉之躯去强攻这被雪封死的

一线天。官兵一爬过一线天，攀登到文殊

洞，小心翼翼地清除迎客松上的积雪。

接着，又给压弯的松枝绑起了支架。迎

客松在军民的奋力保护下，化险为夷，

安然无恙……

在迎客松前，见到了它的“警

卫员”，又听到“警卫员”讲述了这

鲜为人知的动听故事，我久久不

能平静，我整理好军容，也挤到

迎客松前留个影，意味着我

从此后也真正成为一名迎

客松的“警卫员”。

我草草地吃了点

干粮，告别了迎客松

“警卫员”，又继续

朝 天 都 峰 、光

明顶方向攀

去……

2019年3月21日上午，我认为是个值得我个人记住的日

子，不是炫耀自己做了什么，而是觉得正义感应该得到弘扬和

传播。

早上上班又遇车堵，终于绿灯亮起，不管是四个轮子还

是两个轮子，大家都开足马力狂奔起来，突然我前面一戴眼镜

骑手的雨蓬刮到了他前面的一壮小伙子，此小伙子顿生不满，

第一次停住了车，破口大骂，起先戴眼镜小伙子还能忍让，没

有说什么，毕竟是他不小心先碰撞他的，我在后面也说了句：

“都是上班的，别说了”。我以为也就算了，谁知刚过十字路口

不久，居然二次停车，那壮小伙得理不饶人，继续谩骂，眼镜小

伙也停下车来，我在后面见势不妙，也跟着停下了我的电毛

驴，边停边大声说道：“你们不要这样！”说时迟那时快的，那位

眼镜小伙被骂急了眼，跑到路边想捡砖头的架势，我的心也随

之紧张起来，脑子里第一反应是要不要拨打 110 呢？同时我

的嘴里又再次奔出那句话：“大家都是上班的不容易啊！”眼镜

小伙告诉我：“他骂我”，我说我知道，我在你们后面都看到了，

你也不是故意的。一时间本来就狭窄的马路立刻拥堵了起

来，壮小伙见此情景也不再谩骂了，先骑车离开了，好了，一个

巴掌拍不响了，人们也渐渐散开了，道路也恢复了正常秩序，

避免了一场恶性交通堵塞。最值得庆幸自豪的是未发生血腥

事件。

上班途中我很开心，感觉我能够劝慰到别人，从而避免

了一场事故，真的很高兴。（因为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劝）比起

以前胆小、懦弱的我真是天壤之别啊，也可能是年龄到了，毕

竟是20多岁孩子的妈妈了，那两位小伙子也就比我家孩子大

几岁的样子。可能是母爱的一种本能吧。

再想想前段时间被网络上疯传的：在公交车上因乘客与

开车师傅发生口角，而其他乘客却在一旁观望没有一位站出

来劝慰，最终车坠入江中导致全车人遇难，陪了葬。多么惨痛

的教训啊！类似这样的事件真的不能再“不关己、莫闲管”了，

而是应该该出手时就出手，也许你微不足道一言一语的劝慰

就能化解一场血腥的搏斗，甚至有可能挽回几条鲜活而宝贵

的生命。

让我们都伸出爱的援手吧！为这个社会带来一些和谐。

不要再漠视
□ 蒋焰 合肥

最愧疚的事
□ 徐玉向 蚌埠

2001年正月初二，我辞别病中的父亲踏上南下的火车。

当我走过堂屋时，隔着东头屋的门对躺在床上的父亲远

远喊了一声“爸，我走了。”“好”。一个微弱的声音传进了耳

朵，隐约还有些轻微响动传来，可是我的脚步已迈出了家门。

临行的前一天父亲把我叫到床前。他要母亲务必拿出几

百块钱给我，理由是我单位发工资还要一段时间。之后他支开

母亲和我又单独说了一些话。我中途两次要离开都被他叫住，

我从没想过他是在交待后事，我始终觉得他的病一定会好起来。

父亲万分焦急却又力不从心地喊我“不要走……先听我

讲完……”他左手紧紧撑在身子下面，用头抵着被褥想要抬起

来。他的右臂似举着千斤重物一点一点挪到我的面前。父亲

被肝癌折磨得已不成样子，眼眶深深陷了下去，袖子里空荡荡

的，一截包着皮的枯骨在支撑着衣裳。他的手呈现出灰黑色，

干裂的皮肤没有一点光泽。眼前的父亲只有那双熟悉的眼神

仍紧紧地热切地盯着我，似乎想要把我的模样刻进脑子里一

般。我的眼前闪现出小时候被他高高举过头顶，以及我大病

时日夜守着在我身边的一幕幕往事来，那时的父亲是多么的

健壮，父亲就是我们的天。可是眼前，眼前的父亲却是那么的

衰弱。侧身坐在床沿，我心中不由万分恐慌起来。至于那天

说的内容我却早已没有印象了。

父亲为了给家里省些钱放弃做肿瘤切除手术。每次跟我

通电话他总说“问题不大，比前几天好些了”，还特意写了封信

安慰我。年前我刚到家母亲便嘱咐我多陪父亲说话。我素来

木讷，倒是父亲主动问起我单位上事情，却绝口不谈他的病。

他连起床的力气都快没了却安慰我说能熬过年就有希望好起

来。过年当天父亲还挣扎起来吃了半碗米饭和一些青菜，于

是我沉重的心里开始升起一丝希望，父亲真的会好起来吧。

正月初五晚上接到电话说父亲不行了，待我扒火车回来时父

亲已去世了。

我未能尽儿子的责任照顾病中的父亲，甚至连最后一面

也没见到。清明将至，谨以此文纪念父亲，愿父亲安息！


